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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工作，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城郊的自
然。当有朋友邀请我们一道去郊区摘杏，自然乐
得其成。

所去的杏园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凤凰岭山脚
下。凤凰岭离城里不算远，以前爬过几次，脑海
里还有印象。查了一下高德地图，大致清楚了位
置和走法。周日一早6点钟，我坐地铁10号线从
太阳宫站到苏州桥站，再换地铁16号线坐到终点
站——北安河站。印象中有首歌就是唱安河桥北
的，这两个河估计就是一条河。

没想到这地方如今这么方便就可以到达。下
站后，我们三人打一辆车，朝目的地杏园奔去。
出租车带我们穿巷走坡，一路全是果园，果树茂
盛。每个园口处，果农看门、管理兼卖新鲜的果
品，果园门口设一个牌子，信息一目了然。

进果园后，我们听从主人指挥，选了一个
朴素的柳条编的篮子，欢欣鼓舞地走向果树。
已经过了仲夏，这个季节摘杏已经有点晚了，
枝叶间的杏子大部分已经被城里来的人愉快地
摘走。但是，树枝上依然挂着继续生长的红的
黄的白的杏子。

我打量着夏天的杏园。蓝天之下，远方的凤
凰岭清晰可见，杏园里树草茂盛，清气弥漫。虽
然杂草不少，但两人高的果树遒劲有力，还是主
宰了环境，人显得并不重要。猛一看，杏树和桃
树没有多大区别，连树叶都有点像。杏园里除了
杏树，还有一些桃树、核桃树、桑葚树以及杂
树，在各自方位生长着。

我以为眼前的杏树大概有三四十年树龄，便
和一位名叫杨成的主人问话。杨成看上去像男士
名字，却是一位中年女士，脸庞稍圆，白净，性
格爽朗。没想到杨成说，她经营的杏园有50亩，
大部分都是百年的杏树。

进入果园，我经验少，摘了很多金黄色的杏
子，主人见后笑着说摘白的好吃。她说白杏品种
叫玉巴达，这是内蒙古语，意思是漂亮的果子。
我吃了吃她摘的白杏子，味道果然糯甜。主人
说，她的果园一直不打农药。我问果园经营效果
如何，她说不怎么赚钱。

我很快就在果园消失了，在树枝间窜上窜
下。出门时，虽然天气有点热，但考虑要在树草
间活动，我还是穿了件白色的长袖衬衫，防着日
晒。马眼般的杏子沿着枝干结结实实生长着，摘
了小半框杏子后，我看见了细枝的桑树，转身对
着乌黑的桑葚进行了“攻击”。这里的桑葚已经熟
透了。不知不觉，我的背上就蹭上桑葚汁，染了
好大一片。来到休息的地方，主人让我在水池边
用杏子肉在衣服上搓洗一下。第一次接触这样去
污方法，似信非信地洗了一遍，果然白衬衫的乌
黑去了很多，污渍几乎看不见了。

进园采摘的人陆陆续续到来，一般是一个家
庭组合，开车到果园，带着孩子。他们进园采摘
时间都不太长，不到一个小时，他们拎着收获，
走到凉棚处，洗一洗手，称一下框里杏的重量，
问好价格，对着桌前的二维码一扫，再聊一会
天，上车回家。一趟花钱不多，全家接触自然，
活动了身体，神情比来时愉快不少。

采摘结束后，我们坐在凉棚处搭话。刚开始
对话很愉快，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没曾想聊到
老人，话题一下子有点沉重起来。主人说她在家
排行老三，父亲最喜欢她打理生活，住院时都要
她去办理一切。她说父亲今年初刚走，话语间，
一丝怀念之情闪过她刚才还在欢笑的脸庞。我赶
紧劝慰她说，老人高寿走了，不用再悲痛，把自
己的生活打理好最重要。我刚安慰几句，一起来
的老赵却哽咽起来。他咧开嘴，眼泪居然飙了出
来，让我吃惊不小。他说，条件好时母亲不在
了，没有尽到足够的孝道。我说您这样做，已经
把孝道体现了。其实，我也飞快地想起了过世没
有几年的母亲和往事。经过一番疏解，我们慢慢
都恢复了常态。这时，开车接我们的朋友七弯八
拐地找来了，离约好的时间差了将近一个小时。
他一脸抱愧地说，路开错了，开到了八王坟，又
转回来了。一会又说，手机没有电，去充电了好
长时间。其实，时间的长短，我们何曾在乎呢！
在果园，我们摘到了杏桃桑葚，还抒发了内心角
落里的怀念，这是夏天的杏园所赐，足够了。

临别时抬头看夏日的杏园，风和日丽，到处
充满了成熟的气息和收获的感觉，一如夏天杏园
里不可说的秘密。带着鲜甜的果实和诚实的感
情，我们又回到了熙熙攘攘的都市中。

杏园的夏天
我不知道每次去安庆，是把安庆当作自

己的娘家，老家，还是婆家。
难得爱人有时间陪我一起逛超市。看

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竟不知给父母买些
什么好。爱人要我干脆打视频电话，问问老
人自己缺什么或想吃些什么。公婆只看着
我们笑。婆婆张开刚缺了一颗门牙的豁嘴，
一说话像跑穿堂风，羞赧地说她刚拔了一颗
牙，定制的牙要等几天到了才能装。又说过
节的东西他们都准备好了，什么都不缺，只
要我们把宝宝带来，他们就高兴了。

瞎讲。挂了视频，我说。难得过节回家
看老人，怎么能空着手呢？我们没有听老
人的话，还是买了几样高档水果和补品。

从芜湖到安庆，开车只两个小时。爱人
驾车，女儿坐后座，我坐副驾。我把座椅往
后调到最舒适的角度，想半躺着闭目养神，
最好能睡一觉。可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
镜头一个接着一个，不能停歇。

其实，去安庆的次数已不算少，除了近
几年每年都要回去几次看望公婆，我还参
加过一次在安庆举办的文学活动，认识了
几位安庆的文友；还去过迎江寺，爬过振风
塔，参观过独秀园，逛过国货街。可每次去
安庆，我心里还是那么激动，那么复杂。想
想安庆，也还是那么熟悉又陌生。

我和爱人都是枞阳人，往大里说，就是
安庆人。可后来，枞阳从安庆划出去了，我
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算安庆人。小时候，
我常听父亲说安庆，因为安庆城里有我们

的三舅。他在哪里工作？我说不清，只记
得父亲说，三舅是转业军人，在什么单位任
一把手。母亲去世的时候，安庆的三舅和
枞阳的小舅来给母亲办丧事，临走时，三舅
想把16岁的大姐带走，想给大姐在安庆找
个临时工，再想法让她留在安庆。但是父
亲没有同意。父亲说，那时我和二姐都太
小了，特别是我，小得不能记住母亲，还有
家里那一摊子，根本不能没有大姐。大姐
就为我们作了牺牲，不仅没有去成安庆，还
招了个女婿回来，一辈子在农村。大姨家
的五个儿女，都是三舅一个一个牵去安庆
的。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和姨娘舅舅们少
了联系，从小到大，我也只见过三舅一次，
那还是我初中毕业后投奔在南京的大舅，
三舅从安庆来南京参加四舅家表哥的婚
礼，顺便看望大舅。那时三舅已七十多岁
了，高高瘦瘦的，眼神深邃明亮，泛着精光，
可过了十来年，三舅因肺癌病逝了。因此，
安庆始终给我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有淡
淡的眷恋和向往，也有深深的疼痛和遗憾。

半路上，天空下起雨来，先是几滴打在
挡风玻璃上，啪啪响。很快便连成线，水柱
一样浇下来，雨刷开始慌乱起来。到公婆
家，准确说是大姑姐家，已是中午，公婆已
在家门口一家饭店订好了包间，我们一下
车就去吃饭。同座的，还有大伯子一家。

大姑姐夫妻一直在北京做生意，儿子升
初中时，大姑姐在安庆买了一套房，把儿子
转到安庆上初中，他们又回北京了，让外公

外婆，也就是我的公婆来照顾外孙子。以
前我们都是回老家看公婆，自从公婆来了
安庆后，我们就到安庆来看公婆。我们与
安庆一下子联系得紧密了。

三天假期，因为下雨，我们哪儿也没
去，只在家里陪公婆过家常小日子，买菜、
做饭、聊天、看剧，感觉像在老家一样。婆
婆给我们做老家的锅贴山粉饺子和米粉
粑，还有鱼头烧山粉皮，都是我们小时候爱
吃的，每一口都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妈妈的
味道。难怪有诗人说，故乡是液态的，父母
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们就追随到哪里。

离开的时候，公婆又给女儿封了一个大
红包，远远超出了我们带来的礼物。这些年，
公婆给大姑姐看孩子，大姑姐事业有成，经济
宽裕，所以他们一直过得很好，也给我们减轻
了不少负担。公婆总觉得自己的孙子带得太
少了，很是愧疚，就用红包来弥补。其实根本
没必要，我和爱人从来不计较这些，只要二老
过得好，开心，他们做什么，我们从不干涉，只
有尊重。女儿拿到红包很开心，对她来说，这
是爷爷奶奶爱她的方式之一。

回程的路上，还是一路风雨。我的心情
还是那么复杂，像去的时候一样。我又想
起三舅。虽然三舅不在了，但安庆城里还
有两位表哥，我从未见过他们，只在微信里
和大表哥偶尔联系。这种亲情，看似疏离，
却一直牵挂着，藏在心底。什么时候见见
他们呢？我想，以后我和安庆一定会有更
深刻的交集的。

回安庆
雅 鱼

胡静自幼生长在安庆这座滨江小城，她与
小城同呼吸、共命运。安庆是胡静灵魂的巢，
文学的根，她把自己最美的时光都给了这座
城，这座城也把岁月静好嵌入她的眼眸里，人
与城彼此成全，相互依存，潜移默化，悄悄累
积，累积成这本沉甸甸的《小城阙》，一座古城，
一条条日暖生烟的老街，流淌着一个个光阴流水
的故事。

作为一个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女子，胡静从安
庆悠久的历史文化、乡土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
化里萃取精华，让读者感受这个曾经的百年省会
的深厚文化底蕴。她像一个拾荒者，在市井间翻
捡着，一点点拾起时光的碎片，又仿佛是在缅怀
自己流水般的青春，也在流水般的光阴里停歇、
驻足。她相信所有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都有珍珠
的光芒，都有人世的百转千回。她触摸古街老巷
风雨侵蚀的碑刻，叩问那些难以磨去的沧桑。

寻寻觅觅，有时胡静又像一尾鱼，想拐进哪条
街就拐进哪条街，她驻足麦陇香，流连柏兆记，寻
味江毛水饺，凝视邮局1928；倒扒狮、国货街、前言
后记、大观亭、古谯楼……都是她的地盘。她深感
自己适于在热闹的街巷里散养，一切古老的，喧嚣
的，安静的，烟火的，小资的，她如鱼得水，自由切
换。她对古城安庆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她心怀感
恩之情，以温润的文字抒写古城的历史变迁：有史
诗一般的厚重，有现代诗一般的轻灵。她仿佛是在
咏唱一首悠扬的黄梅歌，又像是吟诵一曲动人的
故乡旋律。

心中有真意，眼前皆繁花。她用委婉、蕴蓄的
笔调，鲜活、跳跃的文字，呈现了现代与古典的方
方面面；寻常的日子，她一半烟火落俗，一半凝香
成诗，笔到之处，飞花溅玉，真实可感而不虚无缥
缈；其行文的格调和为文的情趣独具一格，带给读
者充实饱满的精神碰撞和回味悠长的品读思考。
老街的一檐一瓦，小城的一食一味，都在她的笔下
活色生香，于历史的沧桑中流淌着独特的韵味。

怀旧，是一种温柔的力量，胡静散文就拥有这
种力量，她的文字运用并不复杂，写的也不过是小
城历史的风物名片，但她的文字的组合，就是有一
种质感，有时候是冷峻，有时候是温暖，有时候又
像是美人的一声叹息，这就是她在写作上的天赋，
旁人能够领略，但估计模仿起来有点困难。

胡静是一个柔情与豪情并存的女子。通过她
的文字了解到，她小时候家的周边是一个热闹的
场所，卖艺、杂耍、剃头、补鞋、小吃、说书的等各色
讨生活的人聚集于此，再往前一点就是宣家花园，
花鸟虫鱼、文玩杂项、古旧书画、服装饰品，简直就
是市井的天堂。从那时候起，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
孩就常常流连于此，沉迷于此。从小浸润在这种环
境中，她骨子里对老旧的东西保持一种天然的热
情。小城留下胡静各个时期的诸多镜像：卫门口街
上两旁的梧桐树下有母亲当年送她上学时的影
子；双井街的井边，有她童年的欢声和笑语；华中
路上的校园有她深夜加班时明灭的灯光……生
命中闪光的、黯淡的，都与这座城市水乳交融、筋
骨相依。她不用看、不用数，闭着眼睛都清楚走过
了哪家老字号店，邂逅了哪些风景。她的样子里有
城市的影子，城市的容颜里有她的笑靥。她和城市
牵手同行，成为彼此眼眸里最美的风景。

古城的人文地理是胡静长久关注的创作点，
她深度挖掘安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选择
独特的视角，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抒写一座城
市的精神文化内涵。她从一片既陌生又熟悉的
场景路过，她每一步都踩在惊喜，也踩在似曾
相识的节奏里。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她把多少
好时光切割了放进去，也把自己消融进去，成了
彼此贪恋的风景。

胡静用诗性的语言来诠释小城的前世今生，
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活的叙述者，用古
风今韵话小城故事，语调清新，语言精致，心态淡
然，笔端的情致恬淡而有味，典雅厚重又浓郁盎
然。她善于采用很多琐碎的细节，用一个个节点
将内心深处长久的思考串联在一起，理性使抒情
的层次不断打开和伸展，不温不火的文字，沉浸
于一种美好的述说之中，情感的至真至纯，丰沛
地在字里行间涤荡回旋。

这次出版的《小城阙》，只收录了胡静近些年
创作的文化历史类的散文，除此之外，她还写了
大量关于生活类的游记随笔。她用独特的才情写
春花，写秋月，写亲情；写江南，写远方，写尘埃，
写人间烟火。她的文字青春、美丽、快乐、小资、温
暖，和她一样充满热情和正能量。

在不停地写作行走中，时光老了，城市靓了，
胡静与小城的传统元素和时尚潮流频频碰撞，她
仍把自己丢在人潮如织的市井陌巷，誓与小城携
手走到地老天荒。

书香染古城
——《小城阙》里的风雅

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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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草木春秋

我是在一个名叫西场村的小村子里长
大的，从我记事起，家里家外都是树，从春
天开始，村子外面的原野草木葱茏。即使
在烈日炎炎的夏日里，也总是会有一片又
一片的浓荫遮蔽着热辣辣的阳光，营造出
一种无比惬意的清凉。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喜欢人间的草
木。草木其实不是某一棵花草，也不是某
一棵树，而是一片整体的环境和天地。少
年时，初夏时节，有时候我早起，打开窗
户，默默地站在窗前，什么也不想做，也
不想读书，就是那么默默地站着，此刻，
清晨微凉的气息，从院子里那些树木的枝
叶间弥漫过来，清新，润泽、明澈，纯
净。那些勤奋读书的辛苦、那些早出晚归
的劳作、那些全家人围坐一起吃饭的时光，
一下子都回来了。这样的气息和情景总让
我立刻沉浸在一种无比愉悦的思绪里。

又想起少年时我在西场村的生活，我喜
欢在院子里的树下读书，尤其是绿树成荫
的季节。读书的时候，树影在书页上摇曳，
一阵阵清风吹拂，我心旷神怡，读书更是心
情舒畅。读书累了，我会放下手里的书，站
起身来，一边散步，一边抬头去看树上碧绿
的叶子，尽情呼吸着树木弥漫出的怡人气
息，顿觉清新悦目，心情悠然，既歇了眼睛，
又愉悦了心情。有时候，我会起身走出家
门，到村子外面的原野里走走，我很喜欢原
野里的那些花草弥漫出来的香气。比如，
水莲花随风飘来的香、水边的野姜花的香，
还有那一缕缕清清凉凉的栀子花的香。尤

其是栀子花，原野的河沟边总是开了一大
片又一大片，花香袭人。这些草木的香
气，足以让我的心田盈满了清清爽爽的甜
美，人间的草木时刻都在用自己的气息和
美好抚慰着我的情怀。

而且，草木还常常教会我们很多东
西，草木一直用生动的气息和姿态展示着
植物进化的历史甚至是地球上的生命进化
的过程。从藻类到能够开花的裸子植物，
再到朱槿花这样的双子叶植物，地球的生
命进化过程，在草木身上表现得是这样的
不急不躁，是这样的有耐心。每次当我看
到从简单到丰盈的草木的时候，就仿佛是
走进了陈列丰富的博物馆，仿佛置身在伟
大的文明进程中，纵览人间的风景大观，
那一刻，红尘俗世里的浮浮沉沉和琐琐碎
碎，都不想再去计较了。

在城里生活之后，我依然喜欢回到老
家西场村。回去之后，生长着草木的原野
依然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有了草
木，我觉得乡下老家才有了清新悦目的风
光。不同的季节回乡下老家，就能发现不
同的草木之美。春天，樱花灿烂。春末，
鸢尾花绽放，槐花也开得犹如堆雪一般。
初夏，绣球花动人。盛夏，莲花如画。秋
天，枣树飘香。冬天，青松翠柏依然青
翠。乡下老家的草木就是这样深深吸引着
我，用沁人心脾的香气，用生动无比的姿
态，让我时时刻刻都魂牵梦萦。

有一次，读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这部
书，读到薛宝钗住的蘅芜苑里的藤萝和薜

荔开得正好，我顿时心驰神飞，那段文字让
我默默看了良久，似乎已经呼吸到藤萝和
薜荔的香气了。抬头看看天，然后起身去
看自己种植的那些花草。那些花草长得正
旺，花也开得正好，清新醉人的香气扑面而
来，花的颜色各异，有红的、紫的、粉的、白
的，我正凝神望着这些花草发呆，一只蜜蜂
嗡嗡飞来，在花朵间飞舞、流连，那样的情
景，真的是生动而有趣。

与草木相处，要有一颗懂得的心，更要
有一颗惜物之心，这是一种情怀，也是对美
的发现。

朋友中也有一些仿佛能够弥漫出草木
之香的人，这样的朋友总是真诚、清爽、坦
然，他们更是一直在努力成长的人，即使不
是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也总是能让我
呼吸到那种草木之香的清新气息，是我生
命中的动人绿意，伴我一直朝着生命的前
路，愉快、安稳而从容地走着。

草木清香
王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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